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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机制研究进展  

张  数 1, 2，刘向哲 1* 

1.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脑病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0 

2.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  要：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病机制复杂，且大多病程较长、缠绵难愈，对患者身体及心理均可造成一定不良影响。杜仲

Eucommiae Cortex 是临床上常用的补益类中药材，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具有悠久的药用历史，具有补

肝肾、强筋骨、安胎等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杜仲及其有效成分具有增强免疫力、抗炎、抗氧化应激等多重作用，对神

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具有多靶点、多通路的优势。综合近 10 年杜仲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如缺血性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

帕金森、癫痫及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的研究进展，对其作用机制进行综述，以期为杜仲在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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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mechanism of Eucommiae Cortex i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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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thogenesis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is complex, and most of them have a long course and are difficult to heal, 

which can cause certain adverse effects on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patients. Duzhong (Eucommiae Cortex) is a 

common ton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linical practice, which was first recorded in the Shennong’s Classic of Materia Medica, 

which is listed as the top grade, and has a long history of medicinal use, and its function can nourish the liver and kidneys, strengthen 

the muscles and bones, and stabilize the fetus. Modern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Eucommiae Cortex and its active 

ingredients have multiple effects such as enhancing immunity, antitumor, anti-inflammatory, anti-oxidative stress, etc, and have the 

advantages of multi-target and multi-pathway for the treatment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reports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such as ischemic stroke, Alzheimer’s disease, Parkinson’s 

disease, epilepsy and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in the past 10 years, and reviews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Eucommiae Cortex in neurological diseases. 

Key words: Eucommiae Cortex;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ischemic stroke; Alzheimer’s disease; Parkinson’s disease; epilep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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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退行性疾病是由于神经元或其髓鞘丧失所

致的一类慢性、进行性损害疾病，按其病情缓急可分

为急性神经退行性疾病和慢性神经退行性疾病，前

者包括脑缺血（cerebral ischemia，CI）、脑损伤、癫

痫（ epilepsy，EP ）；后者包括阿尔茨海默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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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zheimer’s disease，AD）、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亨廷顿病（Huntington’s disease，HD）、

肌萎缩性侧索硬化（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及不同类型脊髓小脑共济失调（spinocerebellar 

ataxias，SCA）等。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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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病率日益升高，有研究推测

我国 2050 年 AD 的患病人数可高达 4 250 万[1]，已

然成为危及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另一大类

疾病。现代医学认为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病机制与氧

化应激、线粒体功能障碍、兴奋性毒素、免疫炎症

等相关。鉴于致病因素复杂性及病理变化不可逆性，

故迄今为止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还未能提出有效的

治愈手段，临床上所使用的药物也大多只能改善症

状，不能延缓疾病发展，从根本上逆转进行性神经

变性[2]。因此，开发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药物已成

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也是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杜仲为杜仲科植物杜仲 Eucommia ulmoides 

Oliv. 的干燥树皮，属于陕西地区的道地药材之一，

有补肝肾、强筋骨、安胎之功，在临床上应用广泛，

主治肝肾不足所致腰膝酸痛、筋骨无力、头晕目眩、

妊娠漏血、胎动不安等。其始载于我国汉代著作《神

农本草经》，谓其“杜仲，味辛，平。主腰脊痛；补

中益精气，坚筋骨，强志；除阴下痒湿，小便余沥。

久服轻身，耐老。”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亦

曾云：“昔有杜仲，服此得道，因名思仙”，《圣惠方》

中称杜仲散“治中风筋脉挛急”，均体现了杜仲极高

的药用价值[3]。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杜仲具有抗氧

化、抗炎、神经保护等多重药理活性，现已被开发

成多种药物制剂如全杜仲胶囊、参杞杜仲丸、健脑

补肾丸、天智颗粒、怡心健脑颗粒等，临床上常用

于改善认知障碍、健忘、睡眠障碍等神经系统疾病。

近年来随着学者们对杜仲药理作用不断深入挖掘，

发现其在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方面也表现出较好的

治疗潜力，本文将对杜仲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作

用机制进行归纳总结。 

1  化学成分 

杜仲化学成分复杂，至今从中共分离出 200 多

种化合物，主要为木脂素类、环烯醚萜类、黄酮类、

多糖类、甾体类、多糖类及酚酸类等。针对杜仲活性

成分目前研究最多、组成成分最明确的就是木脂素

类化合物，其中包括松脂醇二葡萄糖苷（pinoresinol 

diglucoside，PDG）、丁香脂二葡萄糖苷、丁香脂素单

葡萄糖苷、松脂素、丁香脂素等 55 种[4]。《中国药典》

2020 年版已将 PDG 作为评判杜仲质量优劣的指标

成分之一，其规定杜仲皮中 PDG 的质量分数不得

少于 0.10%[5]。此外，杜仲不同部位（皮、叶、枝）

所富含的成分种类、含量在一定程度上均存在差异，

如在杜仲皮中以木脂素类化合物为主，并且其数量

和含量均为最高；杜仲叶中活性最高的是黄酮类化

合物，如槲皮素、山柰酚、芦丁等；雄花中富含环

烯醚萜类化合物杜仲苷、京尼平苷、桃叶珊瑚苷

等，而种子中则更多偏向于不饱和脂肪酸[6]。王传

森等[7]归纳总结了近 10 种杜仲中具有神经保护作

用的化学成分，其中包括木脂素类化合物 PDG、松

脂醇，环烯醚萜类化合物桃叶珊瑚苷、京尼平苷、

京尼平苷酸，黄酮类化合物槲皮素、黄芩素、千层

纸素，以及苯丙素类化合物绿原酸、隐绿原酸、阿

魏酸，上述活性成分可从抑制炎症反应、调控细胞

凋亡、改善脑内神经递质水平等多重角度发挥神经

保护作用，也为杜仲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了较

为充分的现代生物学证据。 

2  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作用机制 

2.1  抗氧化应激、抗炎 

生理状态下，机体产生的活性氧簇（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可被体内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sismutase，SOD）和谷胱甘肽过氧化酶

（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等抗氧化系统清除，

其生成和清除过程处于动态平衡，以维持内环境稳

定，而病理情况下机体生成 ROS 的速度远远超过内

源清除能力，以致 ROS 大量堆积，使胞内 DNA、蛋

白质、脂质等大分子化合物处于过氧化状态，不能发

挥其正常生理功能[8]。杜仲发挥抗氧化应激主要是通

过维持 SOD、GSH-Px、过氧化氢酶（catalase，CAT）

活性，并降低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的含

量，以提高脑组织抗氧化能力及细胞活力、减轻氧化

损伤[9-10]。2019 年 Zaplatic 等[11]研究发现黄酮类化合

物槲皮素能清除体内所积聚的羟基自由基（·OH）和

ROS 以发挥神经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调控核因子- 

红细胞 2 相关因子 2（nuclear factor-erythroid 2 related 

factor 2，Nrf2）、C-Jun 氨基末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等信号通路相关。 

除了氧化应激，炎症反应也是神经退行性疾病

发病机制中的关键因素，过度的神经炎症会加剧神

经细胞的损伤，进一步推进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发

展[12]。Kwon 等[13]报道杜仲提取物能下调脂多糖诱

导的环氧合酶-2（cyclooxygenase，COX-2）、一氧化

氮合酶（nitric oxide synthase，NOS）、肿瘤坏死因

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

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的表达。同时，杨志

友等[14]也发现杜仲叶有效成分京尼平苷酸可通过



·4270· 中草药 2024 年 6 月 第 55 卷 第 12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4 June Vol. 55 No. 12 

   

调控 p38 MAPK、NF-κB 通路抑制 TNF-α、IL-1β、

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分泌。以上研究

结果表明杜仲具有良好的抗氧化应激、抗炎功效。 

2.2  抑制神经细胞凋亡 

细胞凋亡是由凋亡基因所控制的细胞自主有

序的死亡，目的是维持人体内环境稳定。凋亡生理

过程涉及一系列基因的激活、表达及调控，如促凋

亡基因 B 淋巴细胞瘤 -2 相关 X 蛋白（B-cell 

lymphoma-2 associated X protein，Bax）、胱氨酸天

冬氨酸蛋白酶（cysteinasparate protease，Caspase），

抗凋亡基因 B 淋巴细胞瘤-2（B-cell lymphoma-2，

Bcl-2），抑癌基因 p53 以及癌基因 C-myc 等[15]。研

究表明，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生时海马组织细胞存在

不同程度的凋亡水平，Bcl-2/Bax 水平降低，神经

元凋亡率也明显升高[16]。杜仲中多种化学成分均

可抑制细胞凋亡，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 PDG。PDG

可上调抗凋亡基因 Bcl-2 相关蛋白表达，具有良好

的抑制神经细胞凋亡的作用[17]。此外，桃叶珊瑚苷

和绿原酸也具有类似功效，如在大鼠肾上腺嗜铬细

胞瘤细胞（adrenai pheochromocytoma cells，PC12）

实验中，绿原酸可抑制乙醇诱导的细胞凋亡，降低

血清中 Caspase-3 的表达水平；桃叶珊瑚苷则可通

过抑制神经细胞凋亡，显著改善神经退行性疾病动

物模型的运动及认知功能[18]。 

2.3  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障碍，促进血管新生 

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和脑血管舒缩反应性受损是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神经学早期变化，有研究观察到

神经退行性疾病更是多与脑小血管疾病合并出现，

因此积极促进血管再生是克服持续微血管功能障碍

的关键[19]。杜仲提取液可调控大鼠内皮细胞基质金

属蛋白酶 2（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2，MMP-2）和

组织金属蛋白酶抑制因子（ 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 2，TIMP-2）的表达，参与血管内

皮基质调节，促进血管新生、重构[20]。全杜仲胶囊

可升高血清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成纤维细胞生成

因子（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bFGF）表达水

平，对治疗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起着协同作用[21]。内

皮祖细胞是血管内皮细胞的前体，在诱导血管生成

和血管修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杜仲中

的槲皮素具有动员内皮祖细胞（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EPCs）归巢的功能，可通过激活磷

脂 酰 肌 醇 -3- 羟 激 酶 （ phosphatidylinositol-3-

hydroxykinase，PI3K）/蛋白激酶 B（protein kinase B，

Akt）信号通路，促进血清中 EPCs 增殖分化，穿过

血脑屏障到达病灶区，以修复受损脑血管[22]。同为

黄酮类成分千层纸素能提高 EPCs 的迁徙能力，更

好地促进血管新生[23]。 

2.4  提高神经突触可塑性 

突触可塑性作为神经功能网络重建的基础，是

大脑学习、记忆的基本神经生物机制，在神经退行

性疾病的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杜仲水提物具有与

神经生长因子相似的诱导功能，可促使 PC12 细胞

胞体变大、逐渐伸出突触，分化为具有神经细胞形

态特征的神经元样细胞[24]。张秀峰等[25]提出杜仲叶

总黄酮可通过调控 Ras 同源基因家族蛋白 A/Rho 相

关卷曲螺旋蛋白激酶（Ras homolog gene family 

memberA/Rho associted coiled coil forming protein 

kinase，RhoA/ROCK）通路激活神经元骨架结构改

变，促使神经元及突触生长相关蛋白表达，达到抑

制脑出血后血肿周围组织神经元损伤、凋亡及修复

神经功能的目的。同时，Kim 等[26]通过体外实验发

现桃叶珊瑚苷也可以促进神经干细胞的神经元标志

物表达，并增加海马干细胞中神经元树突的延伸率。

此外，该实验还探讨了桃叶珊瑚苷是否可以改善坐

骨神经损伤大鼠的受伤轴突，结果显示其不仅可以

促进轴突再生，还能增加生长轴突的厚度。 

2.5  保护线粒体功能 

线粒体稳态失衡已被确定为多种神经退行性疾

病的中心机制，线粒体功能障碍不仅会影响细胞氧

化磷酸化，还会造成 ROS、钙离子堆积，引起神经

元损伤或凋亡[27]。据报道，槲皮素可作为线粒体解

偶联剂，通过降低线粒体膜电位水平来改善线粒体

功 能 障 碍 ， 并 恢 复 三 磷 酸 腺 苷 （ 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合成，保证对细胞的能量供应[28]。

Wang 等[29]则认为槲皮素对线粒体的保护作用可能

是依赖于促进线粒体 Keima 荧光蛋白表达，以此来

增强 SOD 活性、抑制 α-突触核蛋白（α-synuclein，

α-Syn）积累、减少线粒体损伤，进而延缓疾病的

进展。另外，线粒体蛋白、线粒体转录因子在维持

线粒体功能和生物合成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在 1-

甲基-4-苯基吡啶离子（1-methy-4-phenylpyridine，

MPP+）诱导多巴胺（dopamine，DA）能神经元线粒

体损伤的实验中，Kang 等[30]发现，槲皮素能升高

MPP+所抑制的线粒体蛋白、线粒体转录因子表达水

平，且显著减轻线粒体破碎、维持线粒体长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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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验证了杜仲的线粒体保护作用。 

2.6  重塑肠道菌群作用 

肠道微生物作为胃肠道与大脑之间的“桥梁”，

其中菌群的代谢产物脂多糖、胆汁酸、短链脂肪酸

及氧化三甲胺等均会通过多种分子机制干预疾病的

发展[31]。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通过采用益生

菌定殖和定向重塑肠道菌群来治疗神经退行性疾

病，如 2022 年 Zhu 等[32]给予 AD 小鼠 ig 2 种不同

来源的短双歧杆菌，结果发现短双歧杆菌可有效提

高肠道内短链脂肪酸的水平，修复受损的肠道上皮

屏障，预防神经炎症的发生，改善 AD 小鼠认知障

碍。Wang 等[33]使用植物乳杆菌联合美金刚治疗

AD，发现植物乳杆菌可通过重塑肠道菌群以增强美

金刚的疗效。杜仲提取物不仅可升高高脂血症大鼠

模型肠道内厚壁菌门及疣微菌门丰度，降低拟杆菌

门、变形菌门等有害菌丰度，较好地调控脂代谢紊

乱，还可以通过影响肠道菌群调控机体多糖的分解

和吸收能力，促进小鼠海马齿状回神经干细胞的分

化存活，提高其学习记忆能力[34-35]。 

2.7  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ic-

pituitary-adrenal，HPA）轴相关神经递质 

HPA 是机体应对或调节压力及应激状态的主

要神经内分泌系统，在应激应答及维持内环境稳态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功能紊乱与抑郁症、失眠以

及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密切相关[36]。Groth 等[37]研

究发现 HPA 轴功能失调会使糖皮质激素水平升高，

小胶质细胞异常，诱导大脑慢性炎症及神经毒性，

且加速大脑衰老，最终可导致 AD 发生。HPA 轴受

到 多 种 神 经 递 质 的 调 控 ， 如 5- 羟 色 胺

（ hydroxytryptamine ， 5-HT ）、 去 甲 肾 上 腺 素

（ noradrenaline ， NE ）、 5- 羟 吲 哚 乙 酸 （ 5-

hydroxyindoleacetic acid，5-HIAA）以及 DA 等。2016

年 Sun 等[38]证实了杜仲提取物具有抑制 HPA 轴的

过度激活、降低应激激素水平、抑制细胞凋亡、促

进海马神经元可塑性和神经再生的作用。另有研究

发现，杜仲总黄酮能显著升高垂体、下丘脑表面的

雄激素受体（androgen receptor，AR）的表达，使认

知障碍小鼠模型血清中 NA、5-HT 浓度恢复正常水

平[39]；李莉莉等[40]应用超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杜仲治

疗 PD 的谱效关系，发现杜仲中的杜仲醇苷、咖啡

酸、鹅掌楸苷与纹状体 DA 含量呈正相关，推测其

可能是杜仲治疗 PD 的主要有效成分。 

综上所述，杜仲中的木脂素类、黄酮类、环烯

醚萜类、苯丙素类化合物以及混合提取物等可从以

上 7 个方面发挥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作用。因此，

杜仲在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方面具有多途径、多靶

点、协同作用的特点，其作用机制见图 1。 

3  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应用 

3.1  缺血性脑卒中（ischemic stroke，IS） 

IS 指由于脑部血液供应障碍造成缺血缺氧引起 

 

图 1  杜仲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作用机制（使用 Figdraw 绘制） 

Fig. 1  Mechanism of Eucommiae Cortex i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drawn by Fig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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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脑组织缺血性坏死的疾病，是一个多种机制

参与的极其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现代医学认为其

发病主要与炎症反应、氧化应激、神经细胞凋亡以

及能量衰竭、兴奋性毒性等一系列病理反应密切相

关[41]。关于杜仲治疗 IS 的机制，陈梦宇等[42]研究认

为与其上调 miR-140-5p 表达，抑制细胞凋亡、调节

神经炎症和氧化应激相关。Zhang 等[43]通过构建大

脑中动脉闭塞大鼠模型研究 PDG 对缺血后脑损伤

的保护作用，结果显示 PDG 可降低小鼠脑组织中

TNF-α、IL-1β、IL-6、ROS 和 MDA 的水平，提高

SOD、GSH-Px 的活性，并能有效维持血脑屏障完整

性。柏鲁宁等[44]提出给予脑缺血模型大鼠杜仲干预

治疗后，其神经功能评分、认知功能均显著高于模

型组，机制则与下调苄氯素重组蛋白（benzyl 

chloride recombinant，BECN1）、微管相关蛋白轻链

3II（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light chain 3II，

LC3II）蛋白抑制细胞自噬相关。 

除了以上机制外，杜仲治疗 IS 还可能与调节免

疫系统相关。近年来随着对 IS 发病机制的不断深入

探索，发现免疫系统可参与到 IS 的各个时期[45]。当

IS 发作处于急性期时，初级、次级淋巴器官以及炎

症级联反应均被激活，导致神经炎症状态迅速蔓延

全身；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免疫细胞逐渐耗竭，以

致于 IS 亚急性期机体触发免疫抑制状态，大大增加

患者感染风险[46]。因此纠正免疫抑制状态对治疗缺

血性脑卒中、减少并发症发生具有绝对必要性。杜

仲多糖可促进树突状细胞成熟及 T、B 淋巴细胞增

殖，增加特异性抗体的分泌参与免疫反应[47]。Liu

等[48]采用网络药理学、分子对接、分子动力学模拟

和动物实验等多种方法证实了杜仲可以从多靶点、

多途径逆转环磷酰胺所致的免疫抑制，不仅为人类

免疫抑制治疗提供新的见解，也为杜仲治疗 IS 提供

了潜在思路。 

3.2  AD 

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 AD 是最常见的一种，俗

称“老年痴呆”，临床表现主要以记忆力减退为主，

并伴有妄想现象、定向障碍、表述能力障碍等一些

精神异常表现[49]。针对 AD 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

全明确，但也有多种学说被学者们所认可，如淀粉

样（β-amyloid，Aβ）蛋白沉淀学说、Tau 蛋白学说、

胆碱能学说、神经丢失学说等[50]。杜仲提取物能增

强机体总抗氧化能力（total antioxidant capacity，T-

AOC）活力、降低总胆碱酯酶（total cholinesterase，

TChE）含量，对 AD 患者的空间记忆能力具有明显

的改善作用[51]。叶俊杰等[52]证实怡心健脑颗粒（主

要成分为杜仲、黄芪、川芎等）具有改善 AD 大鼠

学习记忆能力以及脑组织海马神经细胞病变功效。

王晶等[53]也从网络药理学的角度揭示了杜仲中存

在雌激素类成分（白桦脂醇、黄芩素、染料木黄酮）

涉及 AD 相关的多个疾病靶标，为杜仲用作治疗 AD

提供了科学依据。 

3.3  PD 

PD 是中老年人群发病率第 2 的中枢神经退行

性疾病，仅次于 AD，在临床上以静止性震颤、肌强

直、运动迟缓、姿势平衡障碍为典型症状，其病理

改变主要与黑质 DA 能神经元变形死亡有关[54]。杜

仲改善 PD 的作用机制目前研究较多的是抗氧化应

激和神经元保护机制。崔爽等[55]使用杜仲乙醇提取

物联合左旋多巴处理 PD 大鼠模型，经过 7 d 治疗

后发现加用杜仲乙醇提取物组的 PD 大鼠脑黑质中

DA 水平升高，且抗氧化类物质如 SOD、GSH-Px、

NOS 活性也显著提高，证实了杜仲能发挥抗氧化作

用保护 DA 能神经元。此外，有相关文献报道，桃

叶珊瑚苷可通过恢复 PD 小鼠纹状体中 DA 和酪氨

酸羟化酶水平以改善 PD 小鼠运动行为异常[56]。胃

肠道功能紊乱是 PD 患者较常见的非运动性症状之

一，患者可出现便秘、腹胀、消化不良等症状，其

主要与肠道菌群紊乱有关[57]。王玉等[58]基于肠-脑

轴探讨《备急千金药方》中的杜仲方对 PD 小鼠肠

道微环境的影响，结果发现杜仲方不仅可以改善 PD

小鼠运动障碍症状，还能降低肠道炎症反应，调节

肠道菌群结构。 

3.4  EP 

EP 是多种原因导致的脑部神经元高度同步化

异常放电所致的临床综合征，在众多病因中，神经

炎症和神经递质失衡在 EP 的发作、发展中起到关

键作用，有文献报道，在许多 EP 患者脑标本中均

发现了慢性炎症的存在[59]。与 EP 密切相关的神经

递质主要包括谷氨酸（glutamate，GLU）、-氨基丁

酸（gama-aminobutyric acid，GABA）以及 DA、NE

等，其中 GLU 和 GABA 占主导地位，GLU 是神经

系统中发挥兴奋作用的主要神经递质之一，而

GABA 则是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二者之间的平衡

关系失调是影响 EP 发作的另一重要因素[60]。2019

年 Chen 等[61]提出从杜仲中提取的环烯醚萜苷桃叶

珊瑚苷能显著降低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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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同时升高海马中的 GABA 含量，使 GLU 水平

降低，从抗炎和调节神经递质平衡两方面降低癫痫

发作强度，延长 EP 发作的潜伏期。此外 Wang 等[62]

也发现桃叶珊瑚苷还可以通过抑制细胞自噬和坏死

凋亡，增加存活神经元数量，发挥预防 EP 发作的

作用。 

3.5  ALS 

ALS 又称为“渐冻症”，是一种累及上下运动神

经元及其所支配的躯干、四肢、肌肉的慢性、进行

性变性疾病，常表现为肌无力、肌萎缩、肌束颤动、

延髓麻痹、锥体束征等。少数 ALS 为遗传所致，但

大多数患者病因尚不明确，较为集中认可的危险因

素主要是代谢性疾病、自身免疫功能异常、病毒感

染、神经炎症反应等[63]。赵继荣等[64]认为杜仲具有

神经保护、抗炎、抗氧化应激等药理作用，与 ALS

发病机制相契合，故以 ALS 的发病机制为出发点分

析了杜仲防治 ALS 的可行性。张帅男等[65]通过生

物信息学推测出杜仲叶可能对 3 种脊髓疾病：ALS、

脊髓损伤及脊髓小脑共济失调具有一定的治疗潜

力。临床上也有不少医家以杜仲入药治疗 ALS，确

实取得不错疗效[66]。然而目前使用杜仲治疗 ALS 的

临床研究多为个案报道，缺乏大样本支撑。 

4  结语与展望 

本文主要针对杜仲及其活性成分治疗神经退行

性疾病的药理作用机制进行了总结。杜仲作为常用

的补肾类中药材，具有两千多年的药食同源历史，

在中医药领域应用广泛，常与巴戟天、补骨脂等药

物配伍使用，组成诸多经典名方如右归丸、青娥丸

等，用于肾虚证治疗，效果显著，至今被现代医家

所沿用。临床疗效观察研究及现代药理学机制研究

均表明杜仲用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具有显著优

势。首先，传统医学认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病机大

多为肾精亏虚、髓海不足，杜仲恰可通过补肾益精

之法达到治病求本的目的；上述杜仲的现代药理学

机制也表明其可通过抗炎、抗氧化、线粒体保护、

促进血管新生、重塑肠道菌群结构等多重途径发挥

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作用；其次，有大量研究表

明杜仲中的京尼平苷、槲皮素、绿原酸均能透过血

脑屏障到达脑部组织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生理功

能，具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67-69]；最后，杜仲作为

药食同源代表之一的中药，对机体各个系统均未见

到明显不良反应，其叶、皮、花、种子等部位已被

开发成多种功能性保健产品，受到大众及市场极高

的认可度，因此，杜仲具备开发为防治中枢神经系

统疾病药物的潜力。 

但目前杜仲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大多还

停留在较浅层次，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其基因及蛋白

分子机制，进而为杜仲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有

力的科学证据。同时，目前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

发病机制还在不断探索，故及时跟进杜仲治疗神经

退行性疾病的基础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必要性。随着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希望有更多交叉学科的前

言技术应用于杜仲的研究当中，使其更广泛应用于

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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